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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戏 剧 是 一 种 世 界 语
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增强，中华文明的种子
正以儿童戏剧的方式在不同的
土地上扎根。

2018年，第八届中国儿童戏
剧节上，美国版《成语魔方》上
演。《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本是
我国原创儿童剧作品，用充满童
趣的艺术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述
传统成语故事，曾远赴新加坡等
国进行演出，颇受当地小观众欢
迎。

戏剧节上，10名美国学生用
中英双语全新演绎“班门弄斧”

“东施效颦”和“叶公好龙”三个
中国成语故事，观众被台上的

“洋鲁班”“洋西施”“洋叶公”逗
得忍俊不禁。时至今日，《成语
魔方》多次被美国中学生用中文
和英文在美国和中国演出，展示
着蕴含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中
国智慧。

事实上，儿童戏剧特别擅长
讲好中国故事，而对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与展示，也使得中国
儿童戏剧吸引了越来越多渴望
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外国观众
的目光。

原创儿童剧《三个和尚》从
2014 年首演开始，先后赴日本、
德国、西班牙、芬兰、丹麦、法国、
巴基斯坦、冰岛、马耳他、南非、
智利、秘鲁等地演出，5年走遍5
大洲，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儿童
戏剧代表作，被世界各重要儿童
戏剧节争相邀演。

这个作品在现代审美、现代
戏剧思维中，有机融入功夫、戏
曲、禅意等大量令世人充满好奇
的中国元素，以充满东方韵味的
舞台呈现和当代国际剧坛流行
的戏剧语言，把中国人所熟悉的
民间故事，讲得温暖明媚、包容
大方。

广受欢迎的《三个和尚》是
动漫肢体剧，全剧只有“师父”

“师兄”“师弟”“阿弥陀佛”这四
组台词。然而，因为其精彩的呈
现，无论是在著名的国际戏剧节
开幕式上面对戏剧同行，在外事
活动中面对国家政要，还是在中
小学校面对不同肤色的孩子们；
无论是在亚洲、欧洲、非洲，还是
南美洲，每一场演出结束，无不
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更为有趣
的是，剧场内外总能看到不同肤
色的孩子不停重复着“师父”“师
兄”“阿弥陀佛”……有外国媒体
在演出后称赞：“该剧表现了中
国传统故事，是无言的舞台表达

的经典范例。”
全世界的孩子，即使语言不

通 ，依 然 可 以 友 好 地 玩 在 一
起。相对成人戏剧，儿童戏剧
更容易跨越语言障碍，传达人
性中真、善、美等世界共通的价
值理念。

新偶戏·儿童剧《叶限姑娘》
同样来自中国古典故事。唐代
笔记小说《叶限》堪称中国的灰
姑娘故事，它比世界著名童话

《灰姑娘》早1000年创作，儿艺根
据《叶限》为蓝本创作了儿童剧

《叶限姑娘》，令不同国家的观众
在享受观剧愉悦的同时，感叹世
界文明的联通互鉴。

《三个和尚》从寓言的反讽
原意中生发出“友爱”的主题和
对“齐心协力”的呼唤。巴基斯
坦的媒体这样称赞：“这个故事
围绕着一个古老的主题，即团结
对人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如何在
团结、合作和友谊的帮助下克服
生活中的困难。是一部无比成功
的儿童剧。”在巴基斯坦的乡村，
我们即兴为几十位从没看过戏剧
的孩子表演了《三个和尚》片段，
巴基斯坦乡村少年儿童和可爱的

“中国和尚”欢笑在一起。那一
刻，艺术跨越国家、种族、宗教，瞬
间形成强烈真挚的情感交流，连
接起了所有人的心。

《东海人鱼》中最意味隽永
的地方是带给人们对爱的思考，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爱无国
界。儿童青少年戏剧是纯真、善
良、美丽的种子，是爱的种子、文
化的种子、友谊的种子，总能开
出最美的花。

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国际
儿童戏剧节上分获不同奖项。
许许多多的国际演出经历也使
我们认识到，儿童剧可以跨越语
言、国籍，得到世界同行和孩子
观众的深刻理解。我们以儿童
剧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孩子心里
种下了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
国强烈而美好的向往。

一直以来，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交流
实践令我们更加坚定了文化自
信，我们可以不断地通过儿童戏
剧，把跨越时空、具有永恒价值
的中华文明介绍给世界，把超越
国别、富有时代魅力的中国文化
推向世界，让儿童戏剧成为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展现中国形象、表达中国智
慧的独特方式。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冯
俐（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中国儿童剧让世界观众都能懂

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期间，由郑
州市豫剧艺术中心打造的豫剧《杜甫·
大河之子》在河南首演。该剧由王晓
鹰担任导演、原长松担任编剧、张海龙
饰演主人公杜甫。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
要以其为主人公创作一部豫剧绝非易
事。一方面，豫剧是极具乡土气息与
地方特色的剧种，创作者需在把握剧
种规律的同时，对杜甫的诗人形象进
行塑造；另一方面，杜甫个人命运曲折
浮沉，牵系着大唐由盛转衰的社会背
景，遗留了数量众多、蕴藉深刻的诗
作，如何在有限的舞台时空内对繁复
的题材进行取舍也是一个难点。

全剧以“一点一线”的剧作架构将
上述问题进行了成功处理。“一点”即
特殊切入点，该剧创造性地将杜甫诗
作《石壕吏》中老翁石伯一家作为切入
点，从青年杜甫结识石伯一家切入剧
情，其后杜甫参与、见证了石家辛勤耕
耘、被征徭役、远行求助、家破人亡的
经历。石伯一家勤劳朴实的形象，真
诚热烈的情感，悲惨凄怆的遭遇在豫
剧艺术家的演绎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诠
释。这“一点”为剧中的杜甫开辟了参
与者、亲历者（而非旁观者、见证者）的
新视角——与石伯一家的交往过程是
杜甫不断贴近、理解普通百姓的过程，
是剧作者不断强化杜甫与人民联系的
过程，更是深刻展示杜甫在与人民相
交中铸成人格与诗格的过程。

“一线”即以人物情感为基础的剧
作主线，全剧不以书写杜甫一生为目
的，而是抓住其“大河之子”的身份，重
点挖掘人物情感、展现内心冲突。贯
穿全剧的“大河意象”可看作是“点”与

“线”的交会融通。杜甫出生于河南巩
义，是名副其实的“大河之子”，“大河”
不仅代表了哺育他的母亲河黄河，也
涵盖了生长在黄河岸边以石伯一家为
代表的百姓，大河承载着他们的喜怒
爱憎，“大河之子”杜甫与之血脉相连，
情感相通，因而乐其所乐，也忧其所
忧。

导演用“诗的逻辑”构建这部以诗
人为主人公的剧作，“诗的逻辑”构成

“诗化意象”，使剧作在“可信”的基础
上，进一步表现出了人物形象的“可
敬”“可爱”，强化了舞台效果的“可看”

“可听”。以剧中表现杜甫笔涉时代与
人民的片段为例：在第二场“大河之
都”中，石伯一家因二子征丁、石伯被

打向杜甫求助，没有官身、贫困潦倒的
杜甫无力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
伯一家离去。导演打破固有的时空逻
辑，让百姓装扮的歌队与杜甫进行对
话，将舞台转换为展示杜甫内心世界
的空间。歌者三问，循序递进，辅之以
音乐的不断强化，有层次、有力度地表
现杜甫从爱莫能助的苦闷到重新坚定

“诗是吾家事，笔传世间情”的心声。
这也反映出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基调
——杜甫的苦闷从来不是因为求官不
得、怀才不遇，他求官的目的始终都是
为了实现为百姓进言做事的理想。

再比如第三场“大河之魂”中，长
安沦陷，安庆绪以性命威胁杜甫作诗，
剑拔弩张中，杜甫向众人提出了“何为
长安”之问。何为长安？长安是盛唐
风流人物齐聚的都城，是王朝盛极的
标志，同样也是杜甫半生求官，几无所
得之地。杜甫痛饮一番后走上桌案，
在众兵士的簇拥仰望中边唱边舞，以

《饮中八仙歌》的唱段作答，歌中唱的
是盛唐文人群体的豁达浪漫，但体现
出的是今昔对比中杜甫的痛苦。人物
的复杂心态不再囿于直抒胸臆式的传
统表现手法，而代之以空灵诗化的呈
现。这种手法也反映出创作者对历史
题材的创作态度，即在尊重历史真实
的基础上，将戏剧作为桥梁，引领观众
走近鲜活的历史人物，进入创作者设
置的特定情境去体味、思索。

此外，该剧包括人物唱腔与主题
音乐在内的双层音乐结构，取材于古
画的极为考究的道具、舞台背景，与演
出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剧厚重壮阔、清
峻深刻的审美格调。可以说，该剧以
豫剧本身的朴直淳厚、兼收并蓄的风
格特征为基础，通过各门类表现手法
的更新融合，最终呈现出一种既符合
主人公诗人身份特质，又贴近当代审
美特色的，具有现代化气质的“豫剧新
气象”。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晚年
杜甫曾在贫病中作如此慨叹，却不知
其身后多少人向往、推崇、解读着他与
他的诗文，回应着知音之说。《杜甫·大
河之子》这部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作
品，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追寻着杜甫
在黄河岸边的足迹，延续着其精神与
情怀——百年歌自苦，千载有知音。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殷娇（中
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

来自诗圣故里的豫剧“杜甫”
——浅评豫剧《杜甫·大河之子》


